
谈谈社会学研究
’

胡 绳

今天中国社会学学会举行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
,

费孝通同志让我来参加
,

我愿意就此机

会讲几句话
。

中国社会学学会从 1 9 7 9年 3 月成立后
,

七年间
,

为重建社会学
,

同志们做了很多工作
:

建立了研究机构
,

在几个大学里建立了社会学系
,
招收了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

,

培养起一支

队伍 ; 也出版了一些教科书和专著
,

各方面对社会学逐渐重视起来
。

社会学工作者用自己的

工作赢得了社会的重视
。

在这期间
,

费孝通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
。

他不但为社会学的重建大声疾呼
,

而且对社会

学的发展方向
、

方针
、

方法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
。

费老不是个说空话
、

只提号召的人
,

而是

个身体力行
、

自己努力去做的人
。

他 以身作则
,

实实在在地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
,

做了许多

社会学的研究工作
,

很有成果
。

费老对社会学研究提出的一些意见
,

我 以为是有道理的
。

比如费老在 1 9 8 2年写了 《建立

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 》
,

其中提到
,

要把社会学建成
“
一门以马列主义

、

毛泽东思想为指导
,

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
,

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社会学
。

这是本质上有别于中国旧时代的社会

学和西方各国的社会学的
” 。

他说
: “

中国的社会学必须是反映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和 中华民

族特点的社会学
。

它的内容既不可能是中国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
,

也不可能是任何外

国社会学的直接引进
。

我们虽要批判地继承所有过去社会学的成果和批判地吸 收 西 方 社会

学的成果
,

但必须以立足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为主
,

通过实践的考验逐步发展我国 自己的社

会学
。 ”

费老还提出
,

要建立我国 自己的社会学
,

就要从实际的调查研究做起
。

他说
: “

要取

得对社会的科学的知识
,

必须要针对一定的问题
,

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系统的观察
,

经过分

析整理
,

提高到理论的认识
。

因此
,

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社会学
,

必须从科学地调查中国社会

入手
。 ”

费老的这些意见
,

是带有根本方针性的意见
。

我个人很赞成这些意见
。

我除了对费老这些根本性意见表示赞同以外
,

还想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学在中国的历史
。

解放前
,

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很注重研究社会
,

只是大致从三十年代起不再把这种研究称为

社会学
。

毛泽东同志主张对社会进行调查
,

他 自己亲 自做农村调查
。

他所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经

济
,

但也不局限于经济范围
。

三十年代
,

在国民党统治地区
,

陈翰笙同志也曾倡导搞农村调

查
。

薛暮桥同志等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
,

他们调查研究的内容 也不局限于农村经济
,

包括

一些可以说是社会学方面的内容
。

而那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
,

总的说来
,

是在保持原有

社会制度的前提下
,

研究如何解决社会 问题
,

如何稳定社会秩序
。

这些社会学者看到中国贫

穷
、

落后的现象
,

看到种种社会间题
,

也在考虑中国怎样才能发展
、

前进 ; 但是
,

他们的研究

没有得出从根本上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种结论
。

他们是在旧的社会制度范围内考虑问题
。

而

* 这是胡绳同志 19 86 年 4 月 26 日在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
,

本刊发表时略作删节
。



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社会的结论则是
:

中国的各种社会间题
,

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
,

大小

城市有许多娟妓
,

农村里处处有土匪
,

诸如此类的社会间题
,

在根本上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

建社会制度产生的 , 所以要消除这些现象
,

解决这些问题
,

必须通过革命
,

推翻帝国主义
、

封建

主义
、

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
,

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
。

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时
,

在胡适和

李大钊之间发生了
“

问题
”
和

“
主义

”
之争

,

争论的实质也就在这里
。

三十年代
,

农村经济研究会

的杂志批评晏阳初先生
,

也是这个性质
。

当然我们应该承认
,

晏阳初先生当时也是真心实意

地考虑中国农村怎么发展的问题
,

做了不少工作
。

但是
,

他的主导思想和一切努力都是 在不触

动土地关系的范围内试图改造农村
。

马克思主义者认为
,

那是不可能为中国农村找到出路的
。

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任务是论证革命的必要性
,

并探索革命的道路
,

一

也就不能不否定各种以

为无需经过革命
,

就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
,

使中国社会稳步前进的观点
,

当然也就不能承认

这样的社会学
。

当时许多社会学家的这种观点
,

主要是受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社会地位

的限制
,

而不是存心要去维护那个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
,

至少不是每个人都是如此
。

到了抗 日

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和民主运动中
,

不少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朋友与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友谊
。

全国解放后
,

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
。

特别在 19 5 6年以后
,

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再是进

行社会制度的革命了
。

主要任务已经从破坏 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
。

随着这个转变
,

社会科

学研究的方针
、

内容也需要有个转变
。

但在长时期间
,

我们没有能很好地实行这个转变
。

大

家都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
,

需要社会科学这个武器
。

但由 于 种 种 原

因
,

社会科学的一些重要学科没有受到重视
。

比如社会学
、

政治学
、

法学
,

经过 19 52年大学

的院系
“ 调整

” 以后
,

实际上就都被取消 了
。

1 9 5 4年我参加筹备出版几种学术刊物
,

当时只

出版了 《经济研究》
、

《哲学研究》
、

《历史研究》 三种杂志
,

别的就没有再去竹
。

这 一情

况的发生除了受苏联的影响外
,

还有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遗 留下来的观念的影响
。

对于这

种影响
,

就社会学来说
,

这里我想说以下几点
:

第一
,

以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需要社会学
,

至少有些同志是这样想的
。

这显然是不对

的
。

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论
、

基本观点
。

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法

学
,

研究社会学
,

研究政治学
,

研究历史
,

而它本身不能代替各个具体学科
。

正如白然辩证法可

以指导物理学研究
,

但不能说自然辩证法就是物理学
,

有了 自然辩证法就可以不要物理学
。

第二
,

在革命时代
,

提出只有推翻三座大山
,

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 问题
,

才能使社会

进步发展
,

这是不错的
。

但是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
,

建立起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制度之后
,

并

不是一切社会问题就都自然解决了
,

社会就自发地前进了
。

通过这三十多年的经验
,

大家对

此都有了深切的体会
。

` 当然
,

有些在旧社会棘手的无法解决的社会向题
,

经过革命是解决了
。

例如土匪为患问

题
,

现在再没有抢犊岗的绿林好汉下山抢火车了
。

再如
,

娟妓现在虽然又在一些地方出现 了
,

但总的说解放后娟妓问题是解决了
。

经历过 旧社会的人都知道
,

旧社会娟妓多 得 不 得 了
。

毛泽东同志在 《寻乌调查》 中就讲
,

在寻乌那么个二千六百多人的
“
城市

” (实际
_

_

仁只是小

镇 )
,

妓院就有三十多家
,

依靠这种行业为生的人有一百六十人
,

占人口 总数的百分之六
。

这样严重的现象通过民主革命是消除了
。

但是
,

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杜会里
,

社会的一切方

面都自然能进行 良性的运转
,

因而没有什么社会 问题了
。

实际上
,

有些旧社会 留手
`

的问题还

存在或又有发生
,

也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
。

我看过一位社会学家解放前写的关于中国贫穷问题的著作
,

他列举许多材料说明中国是



多么贫穷
。

他提出
,

解决贫穷问题的办法就是发展教育
、

创办工业
,

等等
。

但他不能说明
,

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发展不了
,

工业发展不了
。

马克思主义者认为
,

只有推 翻 三 座 大

山
,

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
。

但是
,

如果说三座大山推翻了
,

贫穷问题就 自

然解决了
,

这显然是不可能的
。

中国要富起来很不容易
,

需要解决 一系列具体问题
,

需要经

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做到
。

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
,

为社会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
,

提供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

的前提条件
。

在旧的社会制度下
,

存在着许多它 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
,

因而社会生活的各方

面不可能得到 良性的运转
,

甚至只能陷入恶性循环
。

当然也就解决不了娟妓问题
、

犯罪问题

等等社会问题
。

革命胜利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
,

就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可能 良

性地运转
,

有可能解决各种社会间题
。

但是
,

要实现 良性的运转
,

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
,

还

需要作许多努力
,

因此也就有许多研究工作要做
。

第三
,

如何对待旧的社会学
,

包括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问题
。

资产阶级社会学所

调查收集的许多资料是有用的
,

其研究方法也有可以借鉴的
。

比如
,

最早研究中国帮会制度

的著作
,

大概要算是在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名叫 《洪帮》 的书
。

那时英国殖 民统治者
,

发现在

中国居 民中有帮会组织
,

很有势力
。

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
,

写 出了这本书
。

他们进行这种研

究
,

是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出发的
,

是为了判定这种社会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对殖民统治起妨碍

作用
,

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为殖民统治者所利用
。

因为有这样的实际目的
,

他们的研究者就不

会任意编造一些材料
,

这样对他们毫无用处
。

但 由于受研究目的限制
,

他们可能只注意某些

材料
,

忽略了某些其实是很 重要的材料
。

我们可 以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利用这些材料
,

当还然

要进行鉴定和补充
。

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
,

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和吸取某些方法
,

而且它的某些研究

成果也可以供我们参考
。

资产阶级社会学的 目的
,

当然是研究怎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社会 良

性运转
,

使社会各方面能够协调发展
。

这种社会学的研究成果
,

可 以说包含着资产阶级的统

治经验
。

在革命时期
,

我们没有吸取这 些经验的必要
,

这是有理 由的
。

现在我们是研究如何

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整个社会 良性运转
,

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
,

政治生活
、

经济生活
、

文化

生活
、

民族关系
、

城乡关系
、

家庭关系等等都能协调发展
。

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发生不协

调的现象
,

如果搞得不好
,

甚至会恶性运转
。

在这个意义上
,

我们与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研究

目的确有某些等同点
。

当然
,

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有原则的区别
。

资本主义社会由

于其内在的基本矛盾
,

是不可能在一切方面保持良性运转的
。

但是应该承认
,

资本主义社会在

不发生严重危机
、

爆发革命的时候
,

大体上还是能够顺利地运转的
,

不然这个社会就不能存

在
。

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这些经验
,

当然不能照搬
,

但是其中总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东

西
。

我们不是还从封建社会的
“
贞观之治

”
中寻找经验吗 ? 难道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范

围内如何协调运转的经验
,

我们就不能借鉴了吗 ?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些问题从来没有也

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
,

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
。

但这也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

经验
,

这种反面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利用的
。

总的说来
,

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所得到的一些材料
,

使用的一些方法
,

所取得的一些

研究成果
,

都是可以为我们所利用的
。

问题正在于我们如何利用
。

由此可见
,

把 旧的社会学

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一笔抹煞
,

是不对的
。

费老说过这样的话
: “ 批判过了头

,

成了整个

否定
,

现在看来是不对的
,

甚至是错误的
。

全盘否定前人所做的事
,

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



的态度
。 ”

我同意这个意见
。

如果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
,

我们可以利用旧社会学留下的某

些材料和方法
,

并且吸收西方资产阶级研究的某些成果
,

为社会主义服务
。

人类文化从来不是凭空创造的
。

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许多东西
,

都是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

前人的成果
。

例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不是凭空创造的
。
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固然 是 一 种 创

造
,

但其形式还是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有继承关系
。

任何事物都不是凭空

而来的
,

社会制度是这样
,

学术思想也是这样
。

如果说我们在基本原则上不同意资产阶级社

会学
,

于是我们对社会的研究就不能叫
“
社会学

” ,

避免用同样的名称
,

这是不对的
。

例如

经济学
,

资产阶级叫经济学
,

我们这方面的理论就不能叫经济学? 当然这不仅是名称问题
,

二 者 之 间 在内容上确有继承关系
。

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就是借鉴了亚当
.

斯密和大卫
.

李

嘉图的学说
。

费老说
,

我们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
,

适合于今天中国国情的一种社会主义

的社会学
,

这是新的社会学
,

但并不是与过去毫无关系
,

凭空建立起来的
。 `

费老说了两方面

的继承
,

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实践留下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实际的理论
,

这是宝贵财产
,

要吸收

到社会学里来 , 同时要批判地继承过去社会学的成果
,

批判地吸收西方社会学的成果
。

我 以

为费老的这些意见是对的
,

对社会学发展是有益的
。

我国的社会学总的看是能够大发展的
,

既有发展的需要
,

又有发展的可能
。

近年来社会

学界对社会学的定义
、

研究对象有很多讨论
。

这些讨论在学科建设上可能是必要的
。

究竟社

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
,

我说不清楚
。

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的
,

经济学研究的是经

济现象
,

政治学研究的是政治现象
,

意识形态方面也有一些学科研究
。

尽管可 以把社会现象

划分成不同部分加以研究
,

可是实际上
,

各种社会现象都是互相交错
、

互相影响的
。

可以说
,

有综合性的社会现象
。

比如生活方式问题
,

我们过去不大讨论
,

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
,

这个

问题变得突出了
。

这算是什么问题呢 ? 算经济问题? 它当然与经济有关系
,

但它绝不仅仅是

经济问题
,

而是带有综合性的社会问题
。

比如婚姻问题
,

是个老问题
,

这与经济 当 然 有 关

系
,

与思想意识
、

文化传统都有关系
,

也是综合性的社会现象
。

人 口问题研究现在变成一个

专门学问了
,

这也是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
。

费老研究很有成就的小城镇问题也是如此
。

小城

镇问题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问题
,

但也不完全是经济问题
,

而是综合性问题
。

总之
,

社

会学的用武之地是很宽广的
。

前边说过
,

我很赞成把调查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功
。

社会学的研究当 然 要 有 理

论
,

但是理论从哪里来
,

还是要从实际中来的
。

理论不是从书本上的原理中引申来的
,

也不

是从外国的某些书本上引申来的
,

而是从实际中来的
。

最近费老在 《光明 日报》 上发表了一

篇文章
,

他说
: “

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社会学研究不过是可 以开展这类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

例子
。

我们国家正处在空前大变革的过程中
,

象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一样的新生事物 层 出 不

穷
,

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
,

到处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
。

如果能抓住问题
,

群策群力
,

不

懈努力
,

就一定能逐步积累反映中国社会的科学知识
,

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
。

这种

社会学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
,

理论联系实际的
,

为人 民事业服务的社会学
。

我们社会

主义国家有条件发展这种社会学
。

我认为只有发展这种社会学
,

才能在世界学术讲台上取得

我国的地位
” 。

我看这个意见也是对的
。

我们的社会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家
,

遇到了

历史上很难遇到的社会变革时期
。

例如费老的故乡江苏吴江县
,

七十年代只有很小的几家企

业
,

到三中全会前仍没有多少变化
,

可就在近几年中
,

有了大发展
。

发展速度之快
,

在世界
_

_

卜是少有的
。

几年的变革
,

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几十年
、

甚至一百年中所发生的变化
。

一



个 社 会 学 家要亲身经历调查一个城镇一百年间的变化
,

是不可能的
。

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学

家
,

到一个地区看上五年
、

十年就看到了这样的变化
。

现在还有些落后地区
,

商品经济还很

不发达
,

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还很薄弱
,

对外界还很闭塞
。

但是新筑的铁路一旦修到那里
,

随之将引起经济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变化
。

我们如果把这些地区作为研究基地
,

去

调查这些地区原来怎样
,

几年
、

十几年功夫发生 了哪些变化
,

从这里可 以得出许多规律性的

东西
。

这样的学术成果可能是很有价值的成果
。

我们正处在国家全面改革中
,

社会正发生急

剧变化
,

这种变化包含丰富
、

生动
、

具体的内容
,

只有对此有所了解认识
,

才能总结出新经

验
,

解决好新问题
。

因而我非常赞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
,

这是基础工作
。

当然也要讲求调查

方法
,

怎样调查好
,

费老经验很多
,

大家也有很多经验
。

这方面也要提倡百花齐放
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个社会 学研究所
,

做了一些工作
,

但现在还很难说成绩有多么大
。

我希望社会学所的同志同全国各方面的社会学家多联系
,

通过中国社会学会加强同全国社会

学者的联系
,

也要加强同各个地区
、

各大专院校社会学所的联系
。

社会学所办了个杂志
,

叫

《社会学研究 》
。

社会科学院出的杂志要办好
,

我看要依靠全国
,

力求 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一

学科中最好的成果拿出来发表
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综合性杂志 《中国社会科学》
,

刊登的有

中国社会科学院同志们写的文章
,

但大多数文章还是来 自各方面
、

各地 区
、

各院校的
。

我想

《社会学研究 》 与 《历史研究 》
、

《经济研究》 等刊物一样
,

应变成全国社会学工作者的共

同园地
。

《社会学研究》 编辑部有责任同各方面多联系
,

努力使社会学方面好的论文
、

好的

调查报告
,

能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
。


